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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青霞

中午12点多钟，窗框像被人用手
不停地推搡，开始“哐当哐当”作响，安
雯知道，又起风了。

她望向窗外，楼下的大树羽翼飞
扬，像酒意渐浓的仙客，衣袂飘飘。枝
头的落叶像飒爽的旋舞者，从空中迅
疾飘落。来自四面八方的它们，最终
于地面济济一堂，追风，像浪潮一样漂
流跌宕。随着它们“哗啦啦”的吟唱，
尘埃乘虚而入……

他还在厨房洗碗，安雯半遮着眼
睛小跑过去关窗。说时迟那时快，紧
挨楼房的那棵大树，荡漾的枝叶像条
条挥舞的鞭子，轻狂过来抽打玻璃
窗，玻璃发出瓮声瓮气的惊叫。声音
如此之大，安雯下意识退后几步，以
至于窗台上的多肉小花似乎也跟着
哆嗦了一回。

安雯倒也见怪不怪，来山城六年
了，住在半山腰，她太熟悉这里的小高
原气候了。每年从万物萌发的早春3
月，风季就必然拉开序幕，一直持续到
翠微遍城的 5 月尾，才宣告终结。这
段时间，万物蓬勃生长，天气晴朗干
燥，降水非常稀少，大风天气稀松平
常，而且每每规律到中饭结束时段，风
就如约而至。

只是片刻，安雯回转身，她拿了拖
把将地板上的轻尘拖去，再用抹布把
茶几擦拭干净，之后环抱双臂静静地
伫立，越过阵阵来袭的枝叶，她眺望蓝
天之下那些高低错落的山峦……

不知何时，渐渐地，她的眼神由
山泉一样的清澈变得像云雾缭绕的
湖面……而当新一轮落叶继续奋不顾
身脱离枝头，窗前鸟群四散，那座黑乎
乎、寸草不见的山一再显现，丝丝的担
忧就从她额头升起、从眼里奔突……
只听得一声长叹：唉！生的生、落的
落！风季啊风季，你吹绿了青山，吹来
了清凉，也吹来了火险！

知妻莫若夫。他并没有去惊动
她，只是关切地悄悄站在离她不远
的身后。他知道，她又回想起了那
场山火，那个至今令她挥之不去的
记忆……

那火，像发疯的怪兽！在夜幕的
烟雾里，它野蛮地扩展着所有的爪牙
收割成片山林。那肆无忌惮的阵势，
似乎企图要把整座的山完全席卷在它
通红的手腕之下……

是啊，距离山火收场已经近一年，
但作为一名一线救火者的家人，那场

熊熊的山火，那无法安眠的夜晚，那惊
心动魄的32小时，仿佛依然在安雯眼
前跳跃……

清晰记得，那是五一长假刚过，省
城读中学的女儿已经返校。5月5日，
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下午，安雯炖
了新鲜的砂锅菌子土鸡，又炒了一小
盘回锅肉和一碟农家小炒，再凉拌一
份洋葱木耳和一份酸辣黄瓜丝。冒着
香气的饭菜端上桌，准备为他庆祝生
日。但未及开吃，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他放下刚刚拿起的筷子接听，电话那
头传来急切的声音，安雯依稀辨识出，
18 时 30 分，后山发生了一处火情，借
助风季的风力，山火范围还在持续扩
大，市委市政府号召各方支援力量以
最快的速度到位。

安雯知道，炙热的五月，小高原尽
管进入了风季与旱季的尾声，但不安
分的风依然天天来袭，加之气候仍旧
干燥，大风与干燥结伴而行，此时也是
凤凰花红遍山城的美丽时节，大街小
巷红云当头，熙熙攘攘的游人往往接
踵而至，赶着时间脚步，似乎有意无
意，山火偶尔也会来凑热闹，以至于无
论序幕还是尾声，无可避免都会成为
高火险时节。

其实早在从上年进入旱季起始，
老天就几乎滴雨未落，市区及周边区
县艳阳高照，空气十分干燥，境内的金
沙江、雅砻江、安宁河水位下降，加上
林木枝叶新陈代谢，生的生、落的落，
满山枯落与风季的风并驾齐驱，防火
责任压力山大，让人不敢有丝毫喘息
的机会。

看着接电话的他神情严峻，安雯
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一丝不安划过她
的心头，她知道，火情就是命令，火场
就是战场。果然，压掉电话，他疾风一
样走进卧室，刹那穿好行装出来，一只
手拿着腰带，另一只手已将迷彩帽戴
好。来不及和安雯打声招呼，“腾腾
腾”的脚步就飞奔到楼下。

安雯从门口赶向窗口，分秒之间，
身着迷彩服的队伍点名集结完毕，之
后迅速登车出发。待车子绝尘而去，
安雯这才发现，不知道太紧张还是太
热的原因，鬓角渗出的汗珠，沿着脖颈
源源不断往下淌，T 恤的前胸后背完
全被打湿了……

六神无主地回转身，眼见一桌饭
菜还冒着腾腾热气，却是人去位空！
怅然若失，她再也没了任何胃口。

机械地收拾好碗筷，将剩下的饭
菜塞进冰箱，折返客厅，又在原地愣

怔……枝头开会的鸟儿叽叽喳喳，仿
佛突然苏醒，她走过去打开电视和风
扇，然后把不知所措的自己完整地安
顿在柔软的沙发上。电视和风扇的动
静让房间增加了些许热闹，而她只顾
深陷在自己的忧虑里：

不知现场情况如何？不知他们在
怎样扑救？他们安全吗？一系列的问
题在脑海里萦绕，电视剧就显得格外
孤单，剧中人物的对白在房间空洞地
回响……

风扇了无头绪一直在原地兜转，
一圈又一圈。它的风撩起纱帘，也撩
起安雯未挽起的长发。长发不断拍打
她，但因力度不够，就显得外强中干。
安雯不为所动，这些年的经历碎片，一
一在她眼前浮现……

结婚近 20 年，因为军人职业之
故，根据组织需要他在 3 个省份 8 个
地方工作过。为了这个家，安雯不惜
丢掉稳定的工作一直追随他。多年
在营区生活，早就习惯了军人的铿锵
节奏，懂得他极具军人素养，事事都
会冲锋在前，虽然理解“军人以服从
命令为天职”，但为人之妻，多愁善感
的她，望着茫茫夜色，怎么能够不忧
心忡忡！？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或许突然想
到了什么，安雯抓起手机，漫无目地翻
看、定格火情。强大的网络时代，很快
就刷到几个现场的抖音、视频。浏览
时，她难免心惊肉跳，那咄咄逼人的火
龙，似乎随时都会破屏，扑得她喘不过
气来。想到邻州曾经的山林大火，想
到这个季节极易转向的山风，想到救
火人员的受伤、牺牲……墨色活生生
一次又一次将安雯吞噬，她扑倒在沙
发上，眼泪像决堤的河流……被打湿
的抱枕，在她的脸下束手无策，它的柔
软再也无法安抚她……

不知过了多久，安雯不顾一切爬
了起来，她红肿着眼睛，拿起手机又放
下，这样几次三番，军营锻造的觉悟一
再提醒她，不能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打
电话惊扰他们。按捺下去所有念头，
她在房间里下意识来来去去，下意识
调整自己的情绪，但却始终难解心底
的忐忑，直到夜色深沉，万家灯火熄
灭，路灯孤独地照射人间……

这是一个辗转反侧、难以成眠的
夜晚！

朦朦胧胧到第二天早上 8 点多
钟，因之前的旧疾，安雯需要赶往医院
接受复查。强打精神草草梳洗后出
门，手机提示音响了，如同打了鸡血，

安雯赶紧打开，留言说他们昨晚安全
抵达并于现场展开扑救，目前正在开
挖隔离带，火势范围显然可控，让她
安心。

安雯怎能安心，好不容易等到复
查结束，她打电话过去，铃音一直响
着，但却无人接。心急如焚，真想插上
翅膀飞到现场，看看他们是否安全！

赶公交车下车再折道步行爬回位
于半山腰的家里，安雯气喘吁吁跌坐
在沙发上，右手不经意触碰到了靠垫
下几张硬硬的卡片……像触电般，又
好像雪上加霜，她缩回手，眼里突然湿
润……似乎心有所动，又仿佛心知肚
明，她并未低头探看，只是起身远远离
开了那个“触目惊心”的靠枕。

就在她沮丧伤感、无心吃饭、无心
喝水的灰暗之余，万万没有想到“柳暗
花明”，社区负责人打来电话，问她是
否愿意参加社区志愿服务队，为救火
人员配送给养，若同意，请于规定时间
到指定地点集合。

真真应验了那句“机会照顾有心
人”的老话，灾难面前，能和官兵们比
肩，为火情贡献微薄的力量，这是每个
公民的基本觉悟，同时又能亲临现场
获知他们的消息，二者兼得。此刻，看
着头顶的钟表，安雯甚至有点不该有
的小兴奋！

想到要去一线支援，她激动地拿
出冰箱的剩菜剩饭，将昨晚的回锅肉、
小炒和一碗米饭在微波炉里加热并

“扫荡”得一干二净，之后下山赶往社
区指定地点集合。

大家在有序指挥下，将各种给养
按供给地点分配，然后迅速归类分装，
再随车出发。此时已是下午 6 点多
钟，正值下班高峰期，加之火情紧急救
援，路上车辆拥堵，但遇到执行特别任
务的运水车、应急救援车等，市民自觉
地让车让道，以便让应急车辆快速安
全通过。“火灾无情人有情”，大难当
前，市民的精神觉悟值得称颂。安雯
在心里暗暗地感叹赞许。

安雯所在服务队的车辆也是被让
者之一，在即将接近目的地的三岔路
口，天色渐渐暗淡下来，空气里飘扬着
一股烟火味。山火虽未见，但气氛明
显紧张，指挥交通的警察神色凝重；管
控路段路口一律由警察值守；夜宵排
档照样开张，而大多数市民则显得沉
重，他们互相议论着，往火场方向不断
探望、拍照……

闪过形形色色的街景，安雯所在
服务队的车辆很快抵达，几位穿着迷

彩服的民兵值守在那里，安雯从后座
斜侧看过去，虽然无法看清他们的脸，
但肢体语言无不显示着他们的透支！
突发的火情，严峻考验着扑救人员的
体力和毅力，安雯默默地向他们致敬！

进入大门，拐过几个急弯，安雯和
同伴到达配送的第一站——凤凰花公
园观景台。观景台上停满了各式待命
的车辆，待命人员神色严峻；前方栏杆
处，拿着对讲机的一位男子和一位女
士，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装束，但凭直
感，安雯觉得应该是应急管理人员，此
时他们收回审视的目光，然后掉头，雕
塑般地凝望着栏杆对面的山。安雯和
服务队人员手脚利索地将盒饭、水等
给养递交给相关人员，短暂回头的一
刹，透过凤凰树的花叶，她看到对面山
梁长烟升腾、火焰熊熊，

来不及多看几眼，短短几分钟，此
次配送就宣告结束，安雯和同伴马不
停蹄抄近路继续赶往另一配送点——
火灾抢险指挥部。

拐弯抹角的狭窄山路，周围荒草
丛生，似乎久无车行，崎岖的路面，车
轮带着尘土飞扬，令人不敢相信导
航。终于在一个小垭口看到一对老夫
妻，在他们的热情相指下，沿着近似荒
芜的乡村小道，顶着半空的烟雾，半小
时后，车辆终于抵达。停车的刹那，透
过车窗玻璃，安雯生平第一次近距离
看到那样凶猛暴烈、那样震撼人心的
冲天大火。

那火，像发疯的怪兽！在夜幕的
烟雾里，它野蛮地扩展着所有的爪牙
收割成片山林。那肆无忌惮的阵势，
似乎企图要把整座的山完全席卷在它
通红的手腕之下……

然而只是一瞥，就听到车外现场
工作人员手持喇叭喊话，告知服务队
不得下车，只需将给养从窗口递出即
可。收回震惊的目光，安雯和队友打
开车窗，浓烟和炙热瞬间闯入，队友们
有人开始咳嗽。冒着炙烤和烟熏，戴
着安全头盔的现场工作人员把盒饭、
水等给养迅速接出，然后叮嘱她们赶
快关好车窗，不得停留，立即返回。

服务队的车辆在狭窄的空间掉
头。林木“噼噼啪啪”燃烧的声音还在
耳膜里巡回穿刺，来不及多想，就近的
灯光闪过，安雯一眼定格到了自己熟
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那一刻，时
间仿佛窒息，她下意识双手捂住嘴巴，
屏住呼吸隔窗相望，她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他和几位现场工作人员
围站在一起，不知在比画什么……迷

彩服们虽然灰头土脸，但个个目光炯
炯。就在他们身后，不断有消防队员
的身影疾速闪过……而近在咫尺的火
龙，气焰是那么的嚣张，锋芒是那么的
逼人……

心悬到嗓子眼，却不能喊一声爱
人的名字！悄悄闭上眼睛，此刻，随着
归途车辆的颠簸，安雯唯一能做的，就
是祈祷，祈祷山火早早熄灭！祈祷他
们安全归来！

当然，这又是一个难忘的不眠之
夜，安雯家的顶梁柱彻夜未归。

凌晨 6 点钟，救火人员依旧在火
场，安雯担忧犹存。好不容易煎熬到9
点钟，一条消息弹出：据山城市森林草
原防灭火指挥部消息，经多方力量扑
救，明火于5月7日4时26分被全部扑
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次生灾害。
目前救火工作已经全面转入火场清理
看守阶段。

明火已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
次生灾害，这正是安雯心中期盼的结
果。接下来电话急促响起，听筒中传
来他沙哑而喜悦的声音：火灭了！但
还有一些收尾工作需要完成……

压在安雯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
地，愁容展开，比对着着火山脊前后
两张截然不同境况的照片，欢呼雀跃
已不足以表达安雯此刻的欣喜……
回首，望向沙发上那个“触目惊心”的
靠枕……

救火前，他将身份证、社保卡、银
行卡悄悄压在下面，唯恐粗心的她看
不到，就有意露出“冰山”一角……安
雯心有所动，眼里再次湿润……

抓捕逃犯、维稳、救灾、抗洪，哪
次不是这样！就让那些卡、那些证原
封不动，和曾经一样，假装自己从未
看到！

5月7日中午，平安归来。卸下了
重担，风轻云淡，他的呼噜声迅即欢唱
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睡者心安，安
雯亦心安。

跨时3个日夜，历经32个小时，毋
庸置疑，他们付出了超乎常人想象的
力量，换来的是整座城市的安全和人
民生活的安宁。当日子归于宁静，安
雯却永远难忘那场熊熊的山火，那无
法安眠的夜晚，那惊心动魄的 32 小
时。他们是单位的骨干，也是家里的

“顶梁柱”。此时此刻，站在窗前，越过
层峦眺望着远方那座黑乎乎、寸草不
见的山，有一句话一直在安雯心间回
荡：“所有的岁月静好，都是因为有人
负重前行。”

□谢文峰

二
在桃花街上，来往的人摩肩接踵，

街道便热闹了起来。远远望去，人群如
搬迁的蚂蚁密密麻麻。商场的店子里，
采购生活物品、生产用品的，在一阵讨
价还价之后购买了所需物品。大伙儿
完成了采购，便坐下来喝茶打牌，倘若
多花些钱，可上二、三楼去卡拉OK、洗
脚按摩。那些商铺的老板逢“一”的日
子便忙活起来，倘一闲下来便用两把椅
子对放，将身体靠在上面呼呼地睡去，
偶尔会传出打鼾的声音。

说起桃花运，大多是指男人梦寐以
求的事。可在桃花矿山有一个名叫单
菊花的女人，她就是不信，偏要到桃花
街来寻找发财的机会！看看能不能交
上桃花运。在桃花街上，单菊花开了
一家理发、美容、按摩的店子，逢“一”
的日子，小煤窑职工放假，就到桃花街
来休闲玩耍，就到单菊花的店子里去
做按摩。

街面人多，事情也多，许许多多是

是非非的事情，像竹笋一样冒出芽来，
就有打架斗殴、骂爹骂娘的事情发生。

由于牛建业与单菊花有商铺业务
的往来，不知不觉两人竟然好上了。后
来，还偷偷地生下个娃子，小名俗称：牛
二狗。

牛二狗小的时候，与小朋友经常在
街道两边的歪脖子树杈上上窜下跳，很
开心很调皮。有时，像歪脖子树一样将
脖子歪了起来，张牙舞爪地做些鬼脸，
逗得店子的人们“哈哈”大笑。每当单
菊花看见牛二狗在歪脖子树的树杈上，
像个猴子似得上窜下跳，把脸上身上弄
得脏兮兮的，不是在衣服上开了口子，
就是在裤子上刮出个大洞，单菊花就勃
然大怒，骂道：“你个二狗子，还不回家
做作业，老娘一会儿用树条子来‘请你’

（指挨打）。”这时，牛二狗就像霜打了的
茄子，低着头乖乖地回家了，走时还要
向大伙儿吐出个舌头。就有人背地里
评判牛二狗，说：“你看牛二狗那个熊逼
样儿，与歪脖子树差不多，就是将来长
大了，都成不了气候成不了材。古话说
的好，三岁看小、七岁看老。”

牛二狗名叫牛来志，在桃花街上，

有人叫他牛来志的时候，故意把名字叫
成牛癞子，牛二狗气得没办法，只是用
脚使劲地踹着歪脖子树，嘴里骂道：“他
奶奶的，他奶奶的……”由于牛二狗的
父亲“走”的早，单菊花便时常以不在家
的理由搪塞牛二狗。牛二狗每次跟单
菊花提起他爸爸去哪儿了？问他爸爸
是谁的时候。单菊花总是说：“你爸爸
到工地干活去了。”牛二狗始终不相信，
每次问单菊花的时候，单菊花都是这么
回答的。

牛二狗去学校读书报名，都没有个
确切的身份，同学们都欺负他。“我爸爸
是建筑老板，我是有爸的。”牛二狗辩解
道。“那你爸爸怎么不来接你？”“他工作
忙，没有时间！”……

牛二狗委屈极了，哭着跑回家。
单菊花问他：“怎么回事？”牛二狗就是
不说。

单菊花气急了眼，找来一根树条
子，眼看树条子就要落在牛二狗身上
了。突然，牛二狗大叫了起来，说：“同
学们在学校里打我。”

“为什么打你？”
“他们说，我没有爸爸，我和他们理

论，他们就打我。”牛二狗说着，就“哇
哇”地嚎啕大哭，泪如泉涌，一下子爆发
了出来。

单菊花举起树条子的手，在半空
中划了一条弧线，最后定格在空中，她
傻傻地望着牛二狗伤心的样子，没有
发出一声，好像时光在这里凝固了一
般。好半天，单菊花眼睛湿润了，她一
下子抱起了牛二狗，一边安慰说：“乖
乖、我的乖乖哟。”一边帮他擦干眼角
的泪水……

打那以后，牛二狗思想上背了包
袱，也不好好读书。他恨那些骂他和
打他的人。每当想起来，他都要将牙
齿咬得格格响，把拳头捏得圆圆的、紧
紧的，然后，狠狠地把心中的怒火发在
家具和其它的物体上。牛二狗一生气
见什么砸什么，家里的桌子板凳就成
他的“受气包”了。牛二狗为了不被欺
负，成天就与街面上的混混们混在一
起，泡在馆子里喝酒抽烟，一副地皮无
赖样，经常喝醉了在街道上打架骂
人。这样一来，气得单菊花头昏脑涨，
还束手无策。

（连载2）


